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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教随笔36 复杂宣教学 (五)
叶大铭
今期继续探讨复杂宣教学的应用，特别针对宣教组织例如差会、在宣教工场的队工等。
传统牛顿范式的组织

传统牛顿范式的组织是模仿机器，组织的每部分是分隔的(discrete)，有清晰界线，与其他部分分开，不会自主的与其他部分互动。因果关系是是跟随线性原则。一个变量影响另外变量而带来转变，就构成起因。整个过程和组织的运作是机械式的，可以预测的。藉着战略性计划定下目标，搜集资源，设定死线，然后检讨。如果成功,便归因于一些因素例如管理方式、组织文化等。因此续用这些因素便会带来继续的成功
。

传统牛顿范式的组织是从上到下阶层式的。上层领袖定下目标方向和战略性计划，指示下层按着计划执行。领袖是监督，遇到问题时要尽快解决，减少忧虑
。
复杂范式的组织 (Complex Adaptive System)
传统牛顿范式的组织只是适合简单的处境。但是现今世界受全球化、新进科技、社交媒体的影响，全球都是联系着，加上领域的快速流动，人口大迁移，种族和文化的多元化，带来一个复杂的世界
。很多事情都是不能预测的，好像COVID-19新冠肺炎与衍生的问题，包括医疗卫生、经济、教育、政治与社会结构的问题，都是不能预测，也不能防止的。
面对复杂世界，我们需要复杂范式的组织。控制论的经典作品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提出自然世界的定律的功用就是限制，阻止自然成为完全混乱
。由此得到一些定律如下：
1.
只有组织内面的复杂才可以抗衡外面的复杂
2.
只有组织内面的分形 (fractality) 才可以破坏外面的分形
外面的复杂包括扰乱和不可预测性。要克服外面的复杂，便需要建立内面的复杂。因此复杂的组织才可以应付复杂的世界，外面越复杂，组织便需要越复杂
。

当然增加组织的复杂性不是增加阶层、手续、管理政策等，这些只有更加阻碍组织适应世界的复杂。而是将组织变为复杂范式的组织。复杂范式的组织有以下的特征：
1.
复杂范式的组织的焦点放在组织成员的互动与自我组织


这两点都是复杂学范式的特征，指出成员的关系的重要。复杂范式的组织的焦点不是放在成员的质素（当然质素仍然重要），而放在成员的互动关系。这互动关系是不可预测的，但是反而因此可以抗衡外在的不可预测
。

所有成员的彼此联系包括回馈，不是单向的沟通。其他成员的反应在乎回馈，这反应又成为回馈，如此不断的发展，并且是不可预测的。在复杂范式的组织内，没有中央的控制，而是成员的自我组织。这样产生的资讯是更配合现代资讯时代
。

当一些成员离开时，或新成员加入时，整个组织会自动调整。

成员可以彼此学习成为优秀的成员。彼此的联系可以增强，甚至新的复杂范式组织可以在现有的组织中发生
。
2.
复杂范式的组织是开放的系统


开放的意思是大量的能力和资讯流传于组织内，并且组织不会安于现状，欢迎转变。组织没有清晰的界线，界线可以随时改变。异像愿景是需要的，但长远目标等会阻碍改变，即使有也随时可以改变，所以短期目标计划是比较好的。
3.
复杂范式的组织预期新颖的事物会发生


复杂的世界内新颖的事物不断出现，这是应该预期的。并且复杂的一个特征是非线性因果 (non-linearity)。所以源起的原因与产生的后果不一定是对称的，可以是微小的，也可以很大的。这些都是新颖的事物。

新颖的事物不一定是好的。尽管是坏的，并不表示这个组织有问题。譬如组织用惯了某种方法，向外界推荐，但是后来不再被欢迎了。组织的领导层虽然不明白原因，但不需要觉得惊奇，或改变组织。另方面，好的新颖事物虽然是超于预期，却带来很多益处。
4.
复杂范式的组织在自我组织过程中可以达到混乱临界情况


前期论到演变到了临界范围，会启动很多回馈，他们互相的关系是很复杂和非线性，因此不能准确预测。虽然如此，有吸引因素限制演变，不会成为完全混乱。吸引因素有三类。第一是点吸引因素 (point attractor)。所有系统里的行为都归于一点，例如一队隔离的队工朝着一个目标一齐工作。第二是周期性吸引因素 (periodic attractor)，系统里的行为隔了一段时间后便会重复，例如民主国家的周期性政府选举行动。第三是陌生吸引因素 (strange attractor)，系统里的行为不归于一点，也不会重复，但会限于一套款式，因此不能预测
。
5.
复杂范式的组织是分形的组织

因为外面的复杂世界是分形的世界，所以分形的组织才可以应付复杂世界。分形的意思是组织内分为数个差不多独立的小组织，这些小组织是类似的，并且互相联系的。

分形的好处可以从制造钟表看到。名牌的钟表有一千件零件。如果整个来造，一个错误便整个制造全功尽废。但是可以将整个过程分为小部分，每部分有十步骤。因此每部分都是分形，好像将一张海岸的图片不断扩大，每扩大的图片都类似扩大前的图片，这就是分形。这样便可以更顺利的完成制造了
。
宣教应用

在这复杂的世界里，宣教组织例如差会和团队需要成为复杂范式的组织。下期会详细谈论复杂范式组织的领导，现在提出采取复杂范式的组织时需要留意的地方如下
：
1. 
从复杂学角度来看组织，而不是看组织像机械一样。西方管理学的影响力散布全球，差会也不能避免。这运作方式是牛顿范式，看组织像机械一样。因此想面对复杂的世界，首先是自觉的从复杂学角度来看组织。
2.
我们不可以完全认识复杂范式的组织，但是应该善用所知道的。
3. 
因为不可以完全认识复杂范式的组织，所以需要以反思方法（reflexivity）来处理组织
。反思包括思考自己的观点、前设等，与这些怎样影响自己对复杂范式的组织的认识。
4.
不要定下太多规则。不需要详细的计划和长期的计划。定计划时不要完全依靠客观资讯，而是需要敏锐的觉察圣灵的指示。世间的管理学说是依靠直觉，基督徒却有最好的，就是圣灵的指引。现在基督徒和教会太过依靠世间的管理学了，应该是归回依靠圣灵的指引的时候了。
5.
鼓励成员间的非公式沟通。普通的组织用公式化的沟通渠道，例如文字（文章、电邮等）、会议等。复杂范式组织没有除掉这些，但同时着重非公式沟通。成员的聊天、社交等是很重要。差会的成员要着重相交生活。
6.
接纳和鼓励多元化的民族和文化的成员。多元化可以增加复杂性。当然适当的处理多元化是很重要。
7.
利用文化和种族的多元化与不安感带领组织至混乱临界点。不要害怕和避免混乱带来的不安。
8.
耐心等待新颖的形式崛起。在等待时很容易想放弃，但是除非有严重问题发生，否则需要耐心坚持下去。
9.
运用自我组织的小组通常限于十二人
。这小组是自我组织，但同时与其他小组联系，这样便与整个组织联系。
10.
管理人是参与这小组的成员，而不是外人。
11.
不要守资讯为秘密，尽量散播资讯。

我认识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差会，创办人有清晰和吸引力的远景，号召了很多宣教士，前往一个国家宣教。开始的宣教士全部是出自一个国家。组织是简单的牛顿范式，和以创办人为首的阶层式。经过了很多年，差会变为国际化，宣教士从很多国家出来，宣教工场变为很多国家，但是仍然保持牛顿范式的组织。不过每个工场都有不同的情况和需要，所以逐渐让工场有多些自立性。这样演变下去，现在的宣教是从各处到各处，以前的工场的教会兴起，也差遣宣教士，同时以前的差遣国家也变为宣教工场。因此差会也要转变。大约十年前差会作了一个组织的大改变，将世界列为几个地域，每个地域有自己的领导组织，既差派宣教士，也接受宣教士在这地域宣教。再没有集权于中央领导，而是分配于每地域，中央变为联系和促进者。另外也增强资讯的沟通，藉着科技媒体联系每个宣教士，使资讯自由快速的传达。这个差会是开始采纳复杂范式组织，来适当的面对复杂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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